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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1935年8月，中央红军开始穿越松

潘大草地。广大干部和战士经过长途

跋涉，体弱衣单，疲病交加，很多人在过

草地时牺牲了。本文记述了作者入伍

后第一个指导员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

教育他懂得革命道理、帮助他走出草地

的故事。指导员把节省下的马肉给作

者吃，也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自己却

在走出草地前一天牺牲了。这位连姓

名也没留下的指导员，不仅是作者的人

生引路人，更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者率

先垂范、舍己为人的典型代表。故事以

小见大，生动再现了长征路上，尽管环

境十分恶劣，缺衣短粮困难重重，红军

将士们坚持官兵平等、团结友爱的集体

主义，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

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

主义，最终赢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从参加红军到现在，几十年的战斗
生涯，在我记忆里镌刻了无数难忘的人
和事，但当我应征文要求回忆记录当年
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时，一位连姓名都不
清 楚 的 指 导 员 立 即 出 现 在 我 的 眼
前——他是红军时代的一位指导员，一
位我有生以来认识的第一个指导员。
他匆匆进入我的生活，又为了我和他的
战友匆匆而去，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
留下年龄和籍贯，但却像一道光华夺目
的闪电，照亮了我生命的道路。

我的老家在滇南。由于父母死得
早，我从小就在一个不太富裕的远房亲
戚家帮工放牛。十四岁那年，传说共产
党、红军要来了。红军是干什么的，谁
也不清楚。听保长说“红军是红头发，
绿眼睛，青面獠牙”“共产共妻”“见房就
烧，见人就杀”，这下大家都害怕起来。
不论穷家富家，都把粮食和值钱的东西
埋了起来，以便随时好跑。

这天早晨，红军真的来了。来得很
突然，等到早起的人看见，红军已接近
了村口。这一来人们啥也不顾了，穿上
衣服就往山上跑，鸡、鸭、牛、羊都不要
了，甚至连干粮都没带。

整整一天，我们都蹲在山上往下看，
担心家里的东西被抢，可谁也不敢下山
到村里去。夜里，我那个远房亲戚终于
忍不住了，要我下去看看。我虽然也害
怕，可又不敢不去，只好下山了。记得那
是个月夜，我躲躲闪闪溜进家里，发现早
上为防止红军“一窝端”的鸡窝已经堵
上，那头乘乱挣跑的大牯牛也拴到了槽
上，连出门时被我踢翻的那只水桶也放
到了牛槽头，里边还有半桶水。我顿时
呆住了，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小鬼，这是你的家？”就在我发怔

的当儿，一个人站到了我面前，说着一
口模仿本地话的外乡口音，并不凶狠。

我吃惊地抬起头来。月光下，看这
人年龄已经不小，中等身个，有些瘦
弱。最显眼的，还是头上的八角帽和身
上的匣子枪。当我意识到这就是红军
时，本能地打了个寒噤。
“这牛，这鸡，照看得还可以吗？”红

军弯下腰问我，声音更加亲切。我看清
了他那口雪白的牙齿和由于微笑而变
弯了的双眼，不由得点了点头。
“到屋里坐坐怎么样？”那人又问，

“你这当主人的，总不能让客人在院子

里站哪！”听这口气，简直像我们庄户人
家开玩笑，我的戒意消散了，引他走进
我的“卧室”，点亮了煤油灯。

我的所谓“卧室”，其实就是牛棚隔
壁那间盛草的屋，屋角打个地铺，被卷
还是父母死时留下的，又脏又破。他看
了这些陈设，一口就说我不是这家的
人，而是个帮工的。接着他又问了我这
家亲戚的房产地亩人口，然后说我也不
是专雇的帮工，而是同这家沾亲带故，
干的是干活吃饭不给钱的差事。我更
加惊奇了，惊奇他淡淡眉毛下的眼睛这
样厉害！为啥一看一问就把事情弄得
明明白白呢？

接着，他伸出左胳膊，露出一条长
长的暗红伤疤，也讲了他的身世。原
来，他也是苦出身，从很小就给一个土
豪当猪倌，一次跑丢一只猪娃，土豪就
用正戳在炭火盆里的火箸烫了他一
下。他详细地讲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又
讲了他如何当红军。他对穷人悲惨境
遇的痛彻了解，使我的心同他的心渐渐
贴到一起了。

这一谈，一直谈到大天亮。吹熄了
灯，他透过窗口久久往山上望着，直到
大牯牛长长叫了一声，他才像从梦中惊
醒。“你说，通常这时辰你们都干些什
么？”他突然转身问我。“耕田呗，这时早
该下田啦！”我答道。“对嘛，一年之计在
于春，时辰不可耽搁。走，下田去。”他
拽住我走出屋，牵上牛，扛上犁就走。

我们一同下到田里，真想不到，他还
真有功夫。那头倔强的牯牛在他手里服
服帖帖的，地垄也犁得倍儿直。他扶着
犁，同我聊着家常，后来又唱起歌来：

哎哟嗨，我们都是种田人，

为闹翻身聚拢来。

不为金银不做官，

要解放天下受苦人！

是听到了歌声，还是看到我这个小
牛倌同红军一块耕田？乡亲们一个两
个地从附近山里慢慢走拢来。我那个
亲戚还诚惶诚恐地端着装满烟的烟袋
要他吸烟。他犹豫了一下才接过去，可
一口没吸完，就剧烈咳嗽起来，连眼泪
都流出来了。
“你们那，让吸这样辣的烟，就不怕

红军烧你们的房？”他笑着，抹着眼泪说，
引得大家笑起来。几个年轻点的竟拉他
坐下，打听起红军的事来。这一谈开头，
就一直谈到半上午，要不是一个大个子
红军（后来才知道他叫大老谢）向他报告
说团里召集开会，不知还要谈多久呢！

大概是看见大老谢向他敬礼的缘
故，他走后，大伙围着我一直问他是什
么官。我这才想起，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呢。赶忙追上去问，他已经走远了。后
来问大老谢，才知道他就是驻在我们村
这个红军连队的指导员。指导员——
党在红军连队中的代表，这个职务的名
称和形象，第一次印在了我的心上。

不久，红军开拔了，我也参了军。
经过一段时间的行军，部队到了草

地边。上级命令就地宿营，筹集粮食，
做好过草地的准备。

可是，在这里筹粮可真不容易。这
儿是少数民族区，人烟本来稀少，加上
国民党特务的欺骗宣传，群众几乎都跑
光了。每天一大早，连里出动几十个小

组，带上光洋分头出发，晚上回来，有的
能搞个十斤八斤，有的什么也搞不到，
空手而回。我由于年纪小，指导员让我
随炊事班留守。看到粮食这么难搞，我
却静等坐吃，心里很过意不去。可要求
出去呢，说啥指导员也不同意。没法，
我干脆来了个不辞而别，一个人出去
啦。

太阳露头我就出发了，走到中午，
连个人影也没见到，真有点泄气了。这
时看见前面有一个牲口棚，旁边有一摊
干草，我想躺上去歇歇，就走了过去。近
前一看，见草边散落有几颗青稞麦。开
始没有在意，后来一想，草下会不会有什
么名堂？扒开一看，下面的土果然是暄
的。我又急忙扒土，只扒一尺深，就发现
了缸沿。揭开缸盖一看，好家伙，里头藏
着大半缸青稞麦，足有二百多斤！我高
兴得真想跳起来。可想想自己连口袋
都没带，粮食没法往回弄，怎么办呢？急
得直拍大腿。这一拍，倒拍出主意来
了！我想，裤子不也可以装吗？我急忙
脱下裤子，用草扎住裤腿，满满装了一裤
子，才高兴地扛上往回走。

离驻地好远，就看见指导员走来
了。看见我光着下体，扛着粮食趔趔趄
趄的样子，指导员又气又好笑。急忙让
我把粮食倒进口袋，穿上裤子。又连声
问我见到老乡没有？给人家钱没有？
我没见到人，身上又没钱，怎么会给钱
呢？我把情况一说，指导员脸沉下来
了。问清我发现粮食的地点，再没说
啥，拽住我就往回走。

谁知就半晌工夫，大半缸粮食就只
剩下缸底了。四外的暄土上，有几个又
长又大的藏靴足印。显然是藏民发现
藏粮之处败露，把粮食弄走了。我既后
悔自己没在这儿看着，也感到十分泄
气，看到缸底还有二三十斤粮食，我急
忙脱下裤子又要装，被指导员制止了。

指导员望着往远处走去的一溜藏
靴印，沉思了片刻，从兜里掏出几块光
洋。接着，从里衣襟上撕下一条布，用
铅笔在上面写了点什么，然后把布连钱
一起放到了粮食上。后来，他又把布取
了出来，摘下帽子，小心地撕下了上面
的红五星放在光洋上，这才盖了缸盖，
接着封土，盖草。

我一直困惑地望着他。我不明白，
找粮食比找金豆子还难，指导员为啥不
让把剩下的粮食拿走？再说主人不在，
你放钱又有什么用？我肚里有气，又不
好说，只能默默地跟着他走。

指导员可能看到我的神情不对，笑
了笑，说话了：“你说，是红军好，还是白
军好？”

我怪他明知故问，赌着气，没吭声。
指导员还是笑眯眯的，又说：“如果

红军把你家的房子烧了，牛杀了，东西
抢了，你还会不会当红军？”
“这还用说吗？”我顶他一句，气却

消了。指导员接着解释说，他分析，粮
食的主人藏粮后，一定一直躲在附近看
着，不然不会这么快就把粮食转移走。
这也说明粮食的主人并不富裕，说不定
藏的是保命粮。再说，红军走后，白匪
就会赶来，他们烧杀抢掠，将会使当地
的粮食更加紧张。我们不能只顾自己，
不想老百姓。说到这儿，指导员严肃

了：“我们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是为
穷人翻身求解放才成立、才打仗的。红
军人马千千万，可老百姓看来，你是个
整体。只有每个同志都把人民利益看
得比自己的生命都贵重，才能使人民相
信党，相信红军。才能自觉跟党闹革
命，把革命搞成功。”

指导员的话，今天看是很普通的道
理，可当时，我却似懂非懂。后来，听说
兄弟连队筹粮时，一个同志不慎陷进了
淤泥坑，是几个藏民把他救了出来，一
个老藏民还指着这个同志的红五星，连
伸大拇指，用听不懂的话说着什么。这
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后来我常想，在革
命最艰苦的那些岁月里，如果不是我们
有无数个像指导员这样自觉的革命战
士，我们党，我们军队就不可能赢得千
百万人民的信任，人民就不会支持我
们，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取得胜利。而离
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又怎么可能
取得革命的胜利！

过草地了。真没想到，世界上竟有
这样的怪地方：天上雾腾腾的，忽而风，
忽而雨，忽而雾的，时不时还落一阵大
冰雹；地上，水草相间，无边无际，草是
一簇一簇的，水是一汪一汪的，到处是
没底的淤泥，不小心陷进去就出不来。

沿着先头部队踏出的小路，我们艰
难地跋涉着。路面简直像牛肚子，软绵
绵的，一步一晃。这样的路，走起来脚
倒不容易打泡，开始也挺好玩的。可走
累了，就感到脚底没跟，腿发软了，越来
越吃力。尤其后来，加上肚子饿，不少
同志就是这样晃着晃着，一头栽倒，再
也起不来。

我由于身小力薄，没走几天就挺不
住了。幸亏有指导员那匹大红马，总算
没掉队。说起马，当时连的干部是没马
的，因为指导员原先是团里的总书记，
才配了马。后来指导员下来加强我们
后卫连的领导，这匹马也就跟来了。可
马虽名义上是他的，他却从未骑过。先
前是驮伤员，过草地时又加上了我这个
年龄小的，马背上经常驮两三个人。

行军难，但最难的还要数吃饭问
题。由于筹粮时没搞到多少东西，进草
地不久就没粮了。开始每天还有一顿
大锅清汤，几天后，清汤也没有了。加
上前面部队多，我们这个后卫连有时连
野菜根也很难找到。眼看吃不上东西
走不成路，大家心急如焚，可谁也想不
出办法。

一天宿营后，同志们都休息了，指
导员把连长喊到一旁说悄悄话。开始
谁也没在意，后来见指导员把马牵过去
了，才知道要杀马。这匹马为革命出过
很多力，现在要被杀了，大家都很难过，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杀马后，每人分了拳头大的一块
肉，指导员说这就是今后六天的粮食，
六天后，部队就走出草地了，号召大家
勒紧裤带，尽量节约，坚持到底。但是，
肉毕竟太少了，加上我当时年龄小，缺
少自制力，肉一到手，就总想摸着吃，结
果第二天天没黑，肉就吃光了。晚上宿
营后，同志们解开茶缸，切下几片马肉，
放点咸盐炖汤喝。我没肉，炖什么呢？
便借故走到一边。细心的大老谢很快
明白了其中缘故，硬逼我接过他的缸

子。可这汤，我怎么能喝得下去呢？自
从杀了马，指导员就把帮助我行军的任
务交给大老谢了，眼看着这个全连最壮
的大汉也瘦得皮包骨头，走步路比翻座
山还难，我怎能再吃他的呢？可他硬逼
着我吃。后来班长知道了，便让我在全
班轮着吃，但告诫大家不要对外说，尤
其不能叫指导员知道。

到了第四天，全班的马肉都光
了。我们只好找野菜根什么的充饥。
人是铁饭是钢啊！到第五天，我感到
浑身像瘫了一样支不起架来。大老
谢、班长他们便轮流背着我走。大伙
儿也都是虚脱的身子，怎能再背人
呢？再想想自己参军以来啥事没干，
倒拖累大家，我十分难过，便挣着要他
们丢下我快走。谁知这下把大老谢惹
火了，他背着我，边喘粗气边骂我捣
蛋，说我挣着不让背他更费力。我还
能说什么呢？只好含着眼泪由他们
背。这样，由于我的拖累，我们与全连
的距离渐渐拉远了。

这天中午时分，天上飘下了细雨，
看看雨越下越大，班长担心下雨冲垮道
路，迷失方向，便督促我们拽点野草嚼
嚼，赶快上路。走着走着，一阵风吹来，
天又晴了。随着雨雾的消散，我们忽然
发现连队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停着。
“难道已走出了草地？”因为草地行

军一般不小休息，见连队停在前面，大
家便这样猜测，我也顿时感到身上有了
劲，从班长背上滑下来就往前走。

近前一看，我不由得呆住了。在一
片草墩上，全连同志或坐或站围了一
片，指导员躺在中间，上身倚在连长怀
里，面色青白，双眼微闭，还在无力地喘
着气。
“指导员？”我们预感到不测，来到

跟前就喊。指导员睁开眼看清是我们，
微微笑了。当他看见我时，眼睛突然一
亮，挣扎着要坐起来，可又沉重地倒了
下去。他喘着气，拉着我的手，断断续
续地问：“还……有马……肉吗？”

我突然明白指导员这是饿的，马
肉，是的，现在，只要有一茶缸马肉汤，
不！只要半茶缸，指导员就可能会马
上站起来，挺过这一关，走出草地去！
但是……为什么自己把马肉早早吃
光，就连全班同志也跟着我……我真
恨自己，难过地低下了头，眼泪慢慢地
流了下来。

指导员颤抖的手缓缓伸向口袋，接
着，又把攥着的手伸到我面前，松开一
看，马肉！一块有半个橘子那么大的黑
红的马肉，在指导员的手心里！
“吃，明……天，就出草……地明

天……”指导员嘴唇嚅动着，声音低得
几乎听不见。我只觉得浑身热血上涌，
再也控制不住了，猛扑到指导员腿上，
号啕大哭起来：“不，指导员，不！”我用
力地推指导员的手，但是，终于没推回
去。指导员，我敬爱的指导员，我革命
的领路人，他的胳膊已经僵硬了……

马肉，一块足以把生命维持到明
天，维持到走出草地的马肉，就这样，指
导员把它留给了我，自己怀着欣慰的心
情，含笑而去了……

李桂林 文中身份为滇南穷苦放

牛娃，红二方面军某部小战士。

我的第一个指导员
■李桂林

从中午就开始铺天盖地下着的棉
花雪，到了落日时分，还没鸣金收兵，仍
扯地连天地飘落着。山野穿上了厚厚
的白色铠甲。天刚擦黑，北部战区总医
院应急医疗分队的两辆军用越野卡车，
突然出现在了山谷里的杂树林旁。从
前头那辆车上下来的三十来名医护人
员，动作麻利地将后面那辆车上的物资
器材卸下来，又在树林中最宽阔的地方
快速地支起了一顶军用帐篷。帐篷里
面用隔断设置手术室、消毒室、注射室，
还有供四五个伤员休息的床位。帐篷
门外两旁各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战士，
还有两个荷枪实弹的游动哨在帐篷四
周负责警戒。
“他们将临时野战医院设在山谷的

树林里，既利于隐藏，又便于机动，地点
挑选得完全符合作战要求。”在树林外、
一个隐蔽的雨裂沟里，“蓝军”班长压低
声音，对着紧紧围在他周围的战士下达
命令：“行动！”

晚上 10点多，雪住了，却刮起了刀
子风。两个移动哨钻进帐篷后，再也没
出来；帐篷门两旁的哨兵也前后进了帐
篷，随后也没有露头。这一切都被藏在
一个土坎下的“蓝军”班长，用夜视望远
镜发现。机不可失，他一跃而起，其他

十几个“蓝军”士兵也都从各自隐蔽的
雪堆里钻出来，悄然移动至帐篷边。
“蓝军”班长率先从帐篷门帘的缝

隙里闪了进去，其他队员也紧跟着冲了
进去，却发现帐篷里空无一人。懊恼之
余，“蓝军”班长很快发现了蛛丝马迹：
只见帐篷后面的厚雪上留下了一大片
爬行的痕迹。原来，医护人员是从帐篷
后面钻出去的。顺着雪地上留下的痕
迹，“蓝军”尾随了大约一公里，却发现
医护人员的脚印呈扇子面形散开了，向
着1号高地延伸了过去。

医护人员分散开来，让只有一个班
兵力的“蓝军”着实头疼。1号高地，正是
医疗队负责救护的区域。“蓝军”只得再
次就地潜伏，打算等医护人员运送伤员
返回途中，再进行攻击。

这支应急医疗分队在这一回合的
“战斗”中之所以表现出色，得益于平时
的实战化训练。为提高医护人员的战
场保障能力，北部战区总医院从全院挑
选出若干名业务精、素质好的医护人

员，组成应急医疗分队，并抽组军事素
质过硬的战士组成“蓝军”当陪练。在
高难度、高强度对抗中，磨炼队员的意
志品质、快反能力及军事素质，提高他
们执行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经过反
复锤炼，医疗队员们的军事素质得到全
面提高。这次演练，对于“蓝军”的偷
袭，队员们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

拂晓时分，随着两发红色信号弹腾空
而起，炮火开始向“敌”纵深延伸，1号高地
上的“红军”官兵们如离弦之箭一般向“敌”
前沿阵地冲去。突然，“蓝军”一个暗火力
点喷出一串串火蛇，密集的子弹压得战士
们抬不起头来，还有战士负伤了。

危急时刻，匍匐至“敌”暗火力点右
侧射击死角里的军医刘欣伟突然站起，
对着“敌”暗火力点连投了两枚手雷，“蓝
军”火力点被炸得哑了火。前进的障碍
拔除了，战士们又继续向前冲去。

刘欣伟向身后的队友挥了挥手，
几名医疗队员跟了上来。受伤的战士
得到了及时救治，还有一个左腿受伤

严重的战士需要做缝合手术。几名医
疗队员护送着担架朝野战医疗帐篷跑
去。眼看着医疗队员就要钻进帐篷，
“蓝军”班长带领战士们呼啦一下从隐
蔽处冒了出来，将医疗队员和伤员团
团围住。心里想着总算扳回了一局，
谁知几乎同时，医疗队员们包括伤员
在内，也将黑洞洞的枪口指向了“蓝
军”。

原来，这名伤员是由一名军医扮的，
真正受伤的战士此时正在另一处临时搭
建的简易手术台上做手术呢。这次战斗，
应急医疗分队队员们的技战术水平经受
住了考验，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

北部战区总医院充分发挥骨干队员
的传帮带作用，轮流组织各科室医护人
员进行实战化训练。训练的前几天，实
施的是地图标绘、战伤救治、医疗方舱展
开撤收及舱内装备使用、手术车展开撤
收及致伤动物手术等“静态”内容。最后
一天的项目是战斗条件下的徒步行军。

山野丛林间，各个梯队间隔半个小
时出发，迎着如刀的寒风，踩着积雪，沿
着蜿蜒的羊肠小路，顽强地向着陌生地
域挺进。突然，在前方一处仅可容一人
通过的路口，飘起了黄色的烟雾！
“戴好防毒面具！”指挥员及时下达

命令！医疗队员们熟练地戴好防毒面
具，迅速通过染毒地段。

敌情不断，一路行军，一路战斗。
医疗队员们在茫茫雪野里，刮起了一阵
白色旋风……

雪野旋风
■孙先鹏 韩 光

我的父亲母亲和我，

围桌而坐，

手捧着为您而燃的烛火，

轻轻地对您说：

百岁华诞快乐！

母亲说，

她的家乡在寿光，

最有名的是科技之花——蔬果。

岂止是遍销山东，

简直是清香了全中国。

她说，同样是这片热土，

新中国成立前，竟让人食不果腹，

遭受践踏饱尝屈辱！

直到有了新中国，

这片热土啊，

才燃烧着奋斗者的欢乐！

父亲说，他出生在内蒙古，

一个叫做白音扎拉嘎的农牧村落。

因为想过上好生活，

当地的人们把自己的家乡

叫做富裕的山坡。

他说，咱们达斡尔人口虽然不多，

但也和兄弟民族一样，

吃苦耐劳，热爱生活。

可世代艰辛地劳作，

却还要忍饥挨饿！

直到有了新中国，

有了千万同胞不懈地辛勤耕耘，

才有了富起来的白音扎拉嘎，

没辜负黑钙土的肥沃，

没辜负门前那条多情的根河。

而我，只想轻轻地对您说：

我是绵绵根河孕育的浪花一朵，

带着奔流的使命，

带着父辈爱党爱国的嘱托，

融入了你的大江大河，

与你坚强不屈的儿女一道，

奏鸣着强起来的

新时代青春之歌！

消灭贫困，

共谋复兴，

不丢下您的每一个儿女，

不放弃您的每一个角落！

如今，风雨兼程走过，

您让我深深懂得，

我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

这就是中华民族！

我根植于一个光荣的国度，

这就是百折不挠的中国！

百年风华，巨轮巍巍，

喜悦的日子，温暖我的心窝。

我的父亲母亲和我，围桌而坐，

手捧着为您而燃的烛火，

轻轻地对您说：

百岁华诞快乐！

百年风华
■吴颖丽

青春无悔（中国画）
李 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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